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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唃厮啰政权是在宋代河湟地区出现的一个吐蕃政权，学术界对这一政权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但是对它
的统治疆域以及统治区域内的民族与人口这一问题，研究并不多。本文首先根据各种零散的材料对这一政权的统
治疆域进行初步探讨，并以此为基础对在这一政权疆域内所居住的民族与人口进行研究。
［关键词］唃厮啰政权;统治疆域;民族;人口;数据与统计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23(2011)03-0001-03 ［收稿日期］2011 － 02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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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siluo( 唃厮啰) regime was a local government in Hehuang( 河湟) during North Song Dynasty． There is little
study about its governing area，nationality and population at present． This paper tends to make initial exploration on thes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relative scattered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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唃厮啰政权是北宋时期由唃厮啰及其后人在河

湟地区建立的一个吐蕃政权，从大中祥符元年

( 1008 年) 政权建立到崇宁三年 ( 1104 年) 政权灭
亡，唃厮啰政权共存在了 94 年。学术界对唃厮啰政
权的研究涉及到了方方面面，有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等等。但是，对唃厮啰统治区的民族、部族及人口
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大部分包含在对宋代安多

地区的研究当中，如部族方面有汤开建先生的《宋
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及其地域分布》［1］①，人口方面
有李清凌的《北宋的西北人口》［2］和汤开建的《宋金
时期安多藏族人口的数据与统计———兼谈宋金时期
安多藏族人口发展的原因》［3］等等。这些文章均概
括地研究了安多地区的部族与人口，对唃厮啰统治

区的民族、部族与人口则言之不详，缺乏准确的统
计，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统计与研究。
一、唃厮啰政权的统治疆域
研究唃厮啰统治区的民族、部族与人口，首先要

对唃厮啰政权的统治疆域进行科学的界定。在各种
史籍中，对唃厮啰政权的统治疆域记载并不完全一

致，我们先来看以下几条史料:

曾公亮撰《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下:
洮州临洮县，本羌戎地……今邈川大首领唃厮

啰立文法，临制诸羌，款塞为蕃臣，其部族在洮河之

地。康定中，命为节度以羁縻之。东至岷州百七十
里，西无州县，南至叠州百七十里，北至河州三百十

里。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唃厮啰所统治的地区东

部距离现在的岷县有一百七十里，南面离现在的迭

部有一百七十里，北离今临夏三百一十里。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
唃厮啰立，立遵与邈川温逋 ( 奇) 相之，有汉陇

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千余里。宗哥、邈
川，即所谓三河间也。
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三，崇宁

三年四月庚午:

……开拓疆境幅员三千余里。其四至: 正北及
东南至夏国界，西过青海至龟兹国界，西至卢甘国

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连接阶、成州界。
史籍对唃厮啰统治区域的记载大致就以上三

种，根据这几条史料，有几位学者对唃厮啰政权的疆

域进行了初步探索，如芈一之先生认为，“唃厮啰政
权的疆域，大概包括宋代的鄯、廓、熙、河、洮、岷、迭
( 今迭部) 、宕和积石军，即大约东达秦州界，北邻夏
国境，南包甘南等地，西逾青海湖。也就是说，基本
上是安多地区，而其中心区域则是河湟地区的西宁

一带。”［4］祝启源先生基本上也是这种看法，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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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疆域“大致东南至秦州西部的三都谷，北接祁连
山，南至今果洛藏族自治州界，西逾青海湖”。［5］

对唃厮啰政权的统治区域概括最详细的当数洲

塔教授，他综合运用汉藏两种文字，对唃厮啰政权的

疆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唃厮啰政权所统治的

核心地区就是河湟一带。所谓的“河湟一带”主要
是指洮河、黄河南北上游和湟水流域的广大地区。
据洲塔教授考证，“唃厮啰所辖范围主要是‘一江四
河’流域，即白龙江流域的下迭一带和黄河流域、洮
河流域、大夏河流域及湟水流域的广大藏区。”［6］本
文对唃厮啰政权的民族、部族及人口的数据也以洲
塔教授所界定的疆域为基础。
二、唃厮啰政权所属的主要部落
对唃厮啰政权所属的主要部落，虽然以前的学

者并没有专门提及，但是事实上许多学者在研究西

北地区的吐蕃部落时已对这个问题研究得比较清楚

了，像汤开建先生在其所写的《宋金时期安多吐蕃
部落及其地域分布》一文中，把宋金时期吐蕃按地
域划分为五个区域，即陕西沿边吐蕃居住区、熙河兰
会吐蕃居住区、河北吐蕃居住区、河南吐蕃居住区、
河西吐蕃居住区，对居于这五个地区的吐蕃部落进

行了详细的研究。［7］此外，刘建丽老师在其专著《宋
代西北吐蕃研究》一书中也对宋朝时期居于西北地
区的吐蕃部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8］从他们的研究
中我们可以看到唃厮啰政权所统属的部落不仅数量

众多，而且十分复杂，在这里，仅举几个对唃厮啰政

权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部落。
( 一) 宗哥族

宗哥族在唃厮啰政权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是唃厮啰政权建立之初的主要力量。
宗哥族以其最早居于宗哥河( 湟水) 而得名。宗哥
族最初实力并不强大，大约在大中祥符七年之前，李

立遵成为宗哥族的首领，宗哥族在他的率领下势力

迅速发展，在其强盛之时，“聚数十万”［9］，李立遵所
率领的宗哥族成为唃厮啰政权建立初期的主要力

量。但是由于李立遵不满足仅仅担任“论逋”的官
职，谋求“赞普”之位，唃厮啰遂与之分裂。宗哥族
也随之衰落。
( 二) 亚然家族

亚然家族居于邈川，其首领为温逋奇。其“住
河州之北，所管二十八部族，有兵约六万四千人，西

接董毡，南距黄河勺家族，东界拶家族，北邻夏国，所

居至河州四驿。”［10］亚然家族在把唃厮啰迎到邈川
之后，温逋奇同样不甘心居于唃厮啰之下，他发动了

宫廷政变，但是很快被唃厮啰平息了，亚然家族与唃

厮啰家族从此结为世仇。
( 三) 乔家族

乔家族也是吐蕃大族，有一定的实力，“所部可
六七万人，号令明肃，人惮服之。”［9］3008唃厮啰能够
很快平息温逋奇的政变，与乔家大族的支持是密不

可分的。唃厮啰第三妻乔氏就是乔家族人。唃厮啰
与温逋奇集团分裂之后，首先迁到属于乔家大族势

力范围的历精城，“厮啰势蹙，更与乔氏自宗哥西徙
历精城。”［9］2814乔家族居住比较分散，“游牧地散在
洮、岷、迭、宕间。”［7］78

( 四) 唃厮啰族
这是唃厮啰自己的力量。最早居住于渭州( 今

甘肃陇西县) ，史籍称其为“渭州蕃族”，宋朝曾经
“以渭州蕃族首领唃厮啰为殿直充巡检使。”［9］1877唃
厮啰立文法之后，唃厮啰族日渐强大，后来定居于青

唐。唃厮啰族是后来唃厮啰在青唐地区站稳脚跟和
向外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可以称之为唃厮啰的

“嫡系力量”。唃厮啰族后来一分为三，长子瞎毡率
部迁居河州地区，次子磨毡角率部迁居宗哥城，其余

留守青唐城，以董毡为首领。
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小的部落，简单列举如下:

洗纳、心牟、陇逋三族: 洗纳亦作斯纳、西纳，属
吐蕃四大姓氏之一的董氏。洗纳居西宁州宣威城。
心牟，又作森摩。陇逋，亦作隆博、陇波，居青唐西。
容鲁族:居鄯州城。钦厮鸡部:居鄯州胜宗城。仲也
族:居鄯州境。神波族: 居鄯州境。习令波族: 亦称
木令波、本令波。居鄯州龙支城北。青归族:居鄯州
保塞寨( 安儿城) 北。山南族: 居鄯州安儿城东。阿
装部: 居鄯州西林金城。吹厮波族: 居鄯州西溪兰
宗，近青海。邈龙、拘掠等族: 居廓州境。洛施军令
结部:居廓州结罗城。溪丁朴令骨部:居廓州境。鲁
尊部:居鄯州境。［6］204

三、唃厮啰政权所辖区的民族
唃厮啰政权所统治的区域广大，这一地区民族

成分复杂，人口众多，但是由于史料的分散，对唃厮

啰政权所辖地区的民族和人口进行详细的统计并非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唃厮啰政权统治下的居民，主
要是藏族，另外还有汉族、吐谷浑、回纥等族。
( 一) 汉族

唃厮啰所统治的河湟地区，在唐以前有诸多汉

人居住。吐蕃攻陷这一地区之后，采取军事移民政
策，吐蕃大量迁入，他们与汉族错居杂处，通婚联姻，

再加上一些强制措施，使得这一地区的汉族开始吐

蕃化，“一曰肖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
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11］到唃厮啰统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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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出现了一些以汉姓为名的吐蕃部落，如张家族、
刑家族、赵家族等，显然就是以他们固有的汉姓为族
名的。另外，在唃厮啰政权的都城青唐城内也居住
着大批汉人，他们集中在青唐城的东城一带，“东城
惟陷羌人及陷人之子孙。”［12］可见在唃厮啰统治地
区仍然有大量的汉人居住。
( 二) 吐谷浑

唐高宗龙朔三年( 663 年) ，吐蕃吞并了吐谷浑，
从此吐谷浑人便处于吐蕃王朝的统治之下。吐蕃王
朝一方面对吐谷浑上层采取羁縻笼络的政策，另一

方面进行同化政策。这就使得吐谷浑人也开始吐蕃
化，正所谓“万群铁马从奴虏，强弱由人莫叹时。”［13］

唃厮啰所统治地区，正是以前吐谷浑部所居地区，因

此大量的吐谷浑人又处于唃厮啰政权的统治之下。
( 三) 回鹘

1028 年元昊攻陷西凉府，六谷部作为凉州的政
治势力集团宣告解体。凉州陷落后，六谷蕃部在其
首领潘罗支的带领之下投奔唃厮啰，也就是在此时，

有相当一部分回鹘人不甘于西夏的统治，也归顺唃

厮啰，“潘罗支旧部往往归厮啰，又得回纥( 即回鹘)
种人数万。”这批回鹘人长期居于唃厮啰政权之下，
到北宋收复青唐城之时，仍有将近一万多人，“王瞻
申回鹘部落蕃人万余口不肯留青唐，随军赴湟

州。”［14］这批回鹘人在迁往湟州之后便不见于史籍
记载。
此外，在唃厮啰统治地区还有一些小的民族，像

氐、龙羌等族，“今兴、武、成阶四州地，盖歧、陇而
南，汉川以西，皆氐云，”［15］“河西诸州蕃、浑、温末、
羌、龙狡杂，极难调状。”［15］322

四、唃厮啰政权的人口数据与统计
唃厮啰统治地区到底有多少人口，有许多学者

对此曾经进行过一些统计，但是由于所依据的数据

不同以及对各种数据理解的不同，造成统计出来的

结果差距很大。如何对唃厮啰所统治地区的人口作
以更精确的统计，仍然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
如上文所说，唃厮啰所统治地区大致为宋代时

期的熙 ( 甘肃临洮 ) 、河 ( 甘肃临夏 ) 、洮 ( 甘肃临
潭) 、岷( 甘肃岷县) 、迭 ( 甘肃迭部县) 、宕 ( 甘肃宕
昌县) 、兰( 甘肃兰州) 、会 ( 甘肃靖远) 、通远军 ( 甘
肃平凉) 、湟 ( 青海乐都) 、鄯 ( 青海西宁) 、廓 ( 青海
化隆) 及积石军地区。在明白这一大致的地理概念
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一些零散的资料对这一地区

的人口进行一个大致的统计。
( 一) 熙、河、洮、岷、迭、宕六州
这一地区在熙宁六年( 1073 年) 八月熙河之役

中被宋军收复，“修复熙州、洮、岷、叠、宕等州，幅员
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

三十余万帐，各已降附，上表称贺。”［9］6022这次战役
仅仅接受受降人口就是三十余帐。如果一帐按五口
来计算，那么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应该为 150 万。这
一数字太大，与实际情况有差距。显然这里的“帐”
应为“口”，那么这一地区的人口总数就该为 30
万。①战役之后，宋军在这一地区又陆续地接收了一
些受降人口，熙宁七年 ( 1074 年) 木征等人投降之
时，宋军“进筑阿纳城，前后斩七千余级，烧二万帐，
获牛羊八万余口，摩正率酋长八十余人诣军门

降。”［9］6179熙宁十年 ( 1077 年 ) ，李宪又进军洮西，
“讨生羌於露骨山，斩首万级，获其大酋冷鸡朴，羌
族十万七千帐内附，威震洮西。”［16］

根据上面的几段材料我们可以大致地分析出这

一地区的人口，熙军六年招降 30 万，斩首 1． 9 万;熙
宁六年，招降 2 万帐，斩首 7 千; 熙宁十年，招 10． 7
万帐，斩首 1 万。这一地区总人口为 97． 1 万。
( 二) 兰、会州
这一地区主要为大酋禹藏花麻的领地，元丰年

间被招抚，“元丰西讨，授出古渭取定西，荡禹藏花
麻诸族，降户五万。”同样，如果一户仍然按五口计
算，那么这一地区人口应该为 25 万。
( 三) 湟、鄯、廓及积石军地区
这一地区是唃厮啰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区，于崇

宁三年( 1104 年) 四月被宋军攻占，战争结束之时，
“计招降到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前
后六战，斩获一万余人。”［17］但是这一地区仍然有许
多未降附者，例如溪赊罗撒有兵四万，臧征仆哥、缅
什罗蒙、益麻党征均有一些零星部族没有归顺。因
此这一地区总人口数至少为 75． 27 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唃厮啰辖区的人口有一

个大致的统计，这三处地区人口总和为 197． 37 万。
但是对这一数字，我们必须持慎重态度，这里面有多

少水分呢? 其一，吐蕃部族为游牧民族，部落居地常

常迁徙是其一大特点; 其二，降附宋朝的吐蕃部落，

常常叛服不常，其招降人口会被重复计算; 其三，斩

获、招降的吐蕃部落人口数，常常被想向朝廷邀功的
边将有意夸大。［7］106

从这三点来考虑，我们就对唃厮啰统治时期的

人口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从其它一些资料来看，
到唃厮啰政权的后期，“青唐精兵可二十万”［9］12242，
按照一户一兵来计算，此时唃厮啰政权所控制的人

口仍然有一百万之众。而此时，唃厮啰政权已经四
(下转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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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分地与传播的内容联系在一起。
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有时还需要对故事情节

作出自己的评述，以突出故事的中心或引起听者的

共鸣，这就需要变换传播方式。如《焦仲卿妻》中作
者在叙述到焦仲卿与刘兰芝以死相约时用到了这样

的诗句:“生人做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
千万不复全”。传播过程中是否说、唱结合，我们不
得而知，但是，汉乐府的一些诗篇中出现的“乱”，应
该在传播方式上是有所区分的。［4］从文学的角度
看，汉乐府诗“乱”的前后，在表达的方式、语气上表
现出明显地不同，或侧重于“叙”———叙事，或侧重
于“歌”———评价。如《孤儿行》“乱”之前叙述了孤
儿的人生遭际情况，用“说”的方式非常易于表达;
“乱”之后带有很强的抒情性———“里中一何譊譊，
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样
的诗句更适合于“唱”。
传播过程中感叹性的语言也是“说”与“唱”结

合的表现。如《乌生》的一唱一叹，“唶!”字强烈地

表达着抒情主人公的悲苦之情，更适合于“说”。
《上邪》开头句“上邪”一词，声情并茂地表现了女主
人公的悲伤之情，这种强烈的情绪，必须用非歌唱式

的感叹性语言才能生动地予以表现。这些口语化的
特征，决定了乐府诗在传播时，必须借助于“说”。
汉乐府诗歌产生以后，从汉代开始就得到迅速的传

播，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内容

满足了朝廷的政治需要。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是它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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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五裂，熙、河、兰、会、洮、岷、迭、宕之地已经不在其
控制之内。由此可以推断，唃厮啰政权最强盛之时
统治区的人口至少也在 150 万以上。［7］109

总之，对唃厮啰政权的统治疆域以及统治之下

的民族、部族与人口这一学术领域，还有许多可以延
伸与拓展之处，唃厮啰对统治下的民族与人口是如

何进行统治的，唃厮啰统治下的民族关系又是如何，

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去深

入探讨与研究的问题。

［注 释］

①对王安石所上报的归降人口三十余万帐，许多学者均提出
异议，如李清凌在《北宋的西北人口》( 《河西学院学报》，
2002年第 4 期) 一文中认为此处的帐应该为“口”，但是也有
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数字是可信的，但是他们也认为这一数字

仍然有一些水分在里边，尽管这种水分不是“帐”与“口”的
原因。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体而言，熙宁六年，宋朝在这地区
招降到的人口为三十万更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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